
逝去 的 鸡 娃 岭
樊总 辉

童年时常 到礼泉县
北门 口 玩 ，玩得发 疯入
魔被大 人拧 着耳朵拽回
家，屁 股上挨一顿扫帚
把儿，可是第 二天 照样
又偷偷溜去 ，依然玩得
得意 忘 形 ，忘乎所 以 。
啊！鸡 娃 岭 ，那是一块
多么神 秘的 地方 ！它对
好奇的 童心具有无限的
诱惑力 ！你 以 为 那是一
面普通 的 土坡 么？嘿 ！
错了，站 在 那里 用脚一
跺你 就 知道 了 ，随着 脚
的落 地，那 “叽 儿 叽
儿”的 鸡 娃 叫 声 就从你
脚下的 土地里传 出 ，你
还以 为 身 边 有群毛绒 绒
的鸡 娃 呢。可是在四周
找找 ，一 只 也没有 ，你
说怪 不怪 ！

传说 这地下有群宝
贝鸡 娃 ，等无价之宝的
羽毛长丰 满 就会从地下
飞出 。一 天有个道人路

过此地 ，发现了 这群 即
将要飞的鸡娃 ，赶忙掘
地挖坑 ，拔掉了 这群鸡
的羽 毛。从此 ，这群鸡
娃在地下便无 出土之 日
了。

我们一群孩子常聚 集
在鸡娃岭上嬉闹 着 ，蹦
跳着 ，脚 下的 大地便发
出一片此起彼伏的 鸡娃
叫声 ，形成了 神 话与现
实和谐的 共鸣。随着黄
土地上的 鸡 叫 ，我们 每
个人的 小脑瓜里都装满
了无数解不开的 谜……
同伴们在鸡 娃岭上挖起
来。为的 是解救那地下
的小生 灵 ，希望能挖出
活蹦乱跳的 小鸡来。牛
蹄窝大小的 坑坑挖了 不
少，可结 果是令 人沮丧

的。
后来 ，离开故土二

十年 ，在外风风雨雨 走
了大半个中 国 。却 再也
没见过 用脚一踩就有鸡
叫的 地方，和同志们讲
起礼泉的 鸡 娃岭趣 事 ，
使听的 人竟也心驰神往，

觉得没亲 自 到那里跺
两脚 真是件憾事。

今天 ，我 又有机会
来到鸡娃岭这块童年的
乐土上，长着酸枣刺和
枸杞牙 儿的 古老城墙变

成了一片高楼和厂 房 。
土坡变成了平坦 宽 阔的
公路……鸡 娃 岭 在 哪
里？问 路旁的 年长者 ，
说就在脚下。用脚跺地
无声 息 ，用 石头砸地没
动静 ，一种茫然若失的
感觉袭 上心头，说句实
在话 。我爱眼前这成片
高大的 建筑 我爱那 伸
向远方的 平坦公路 但
我更爱那神 奇 的 鸡 娃
岭。古老的 鸡娃岭在现
代文明 建设 中 消 失了 。
也许是推土机将那群可
爱的鸡娃连同黄土一起
填进了高楼的 地基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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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
们这里 。
有好 些人
喜种丝瓜。

谈及好
处，眉 飞
色舞，说
那玩意嫩
可烹调 ，
味道 鲜
美；老可
用来刷锅
洗碗 ，既

净又快。于 是 ，我特意
从二怪 家要来一大把丝
瓜籽 儿 ，挨 自 家后院山
脚种了一行。

虽说山 土瘦 ，却 是
我细心施 了 肥 的 。所

以，瓜苗 儿一出土就壮
壮实实 ，胖娃娃似的 招
人喜爱。几 场 润 润 的
雨，苗 儿就抽 了 身子 。
齐刷刷上了 崖。绿蓬蓬
一片 ，风一 吹 ，闭 上
眼，耳 朵里 就满 是 “哗
啦啦 ”的 浪花 。

全家人都喜 欢这些
丝瓜，但是数我最扯得
近乎。平 日 里拔草 ，松
土，浇水 ，施 肥 。总不
间断。一 闲下来，远处
也看 ，近处也看 ，摸摸
叶子 ，闻 闻 花朵，就象
朋友一样。

忽一 日 ，我发现瓜
蔓上 每一片 叶子的 柄根
都长着细细 长 长 的 丝
儿仿佛一 只 只 伸 出的

手。好 家伙——牢牢地
抓住山 上的 荆棘草茎 ，
死死 地扣着石缝石凌 ，
沉稳而有劲力。

当山 风 发 狂 的 时
候，瓜蔓 因 为有那么多
强健 的 手 ，所 以就十分
稳固 。虽 然 蔓首被粗暴
地一次次摁倒 ，但 它们
又一次次顽强 地把头高
高扬起。绿叶如涛 ，黄
亮亮的 花朵在叶涛中金
光闪烁…

如此情景 ，令 我感
叹不 已。小小的 丝瓜 ，
做菜刷锅 固然可赞 ，然
而瓜蔓 身 软不惧险恶 ，
发奋力 求上进之精神 ，
更是献给人 的 贵 重 礼
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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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姐，

我是你
抱大的 。
不知 多 少
次，你 曾
象个小母
亲一样 ，
整口 背 着
我和 我 的
奶瓶。冬
天，你 的
手总是又
粗又红 ，
还裂开一
道道小血
口，却 把
我包得象

个胖 娃 娃搂 在怀里 。
为了 腾 出妈这样一

个壮劳 力 ，为 了 抱我 ，你
放弃 了 学 业，同 伴 来叫
你上 学，你 佯 装生气地
骗她：“你 没看 见吗 ？
人家 正 害 眼呢？不能上
学！”同伴 们 不 信 任
地走了 ，你 却 独 自 跑到
咱家 屋 子后面 ，哭 了很
久……

等我懂 事的时候 ，
我常常看 见 你 很 爱 读
书，吃 饭 时 也拿着 书 本
看，我才知道你原很喜
欢上 学 的 。

有一个冬夜 ，我生
病了，你 去 喊医生，回
来站 在 地 上 不吭声 ，等
医生给我打 完 针 吃 完
药，妈 喊 你 去睡觉时 ，
才发 现你 站 的地方流下

一滩血，你 被医生家那
条咬人 的狗咬破了 腿 。
医生很诧 异：“我咋 不
知道？！这孩子，你 也
不吭声！”

我上学那几年，家
里很 困 难 ，母亲把榆叶
都弄来吃 了 ，我不想上
学了 ，因为 吃 不 饱 肚
子。有人来给你提亲 ，
说是那个男 的 在 部 队
上，你 只见了 照片，就
不愿 意。记得妈和你常
常背着我商量，你总是
眼睛红红地走出来。从
此以后，妈便做起了她
的梦：“以后 我跟上女
子沾光呀 ！到外面 享福
去！”

结婚的前一夜，你
哭了很久，你不愿 意这
门亲 事，咱家 已经接受
了人家许多钱和粮食 ，
没办法了 。

你的第一个孩子死
了，你常常站在水缸边
哭，眼泪都流进去了 。
于是我诅咒 他 家 那 口
井一样的水缸。你的精
神倍 受打击，慢慢地垮
下来，终于一病不起。

在我上大学的那年
秋天，你跳进家门 口 那
条河里 ，那条河平时淹
不死人，但 那年秋天雨
水太多了 。

丑大 姐 儿
赵敏

上大学的时候，我
们班有位女 同 学叫 方淑
梅。她长得挺丑，加上
年龄比所有 的 女 生 都
大，大家背 后 都 叫 她

“ 丑大姐儿”。
晚自 习 女生在宿舍

又是说笑，又是打闹 ，
玩够了来教室，丑大姐
已经看半天书 了。每学
期她的成绩都是名列前
茅

但是，我们却 没有
人愿意和她同桌，没有
人愿意和她一块散步。
她经常处于沉默的孤独
中。真没想到，过惯 了
孤独生活的丑大姐儿有
一天还真萌发 了 爱情。
起初 ，我们大家没人相
信，等到她的情敌，我
们系有名 的系花 冯丽娜
骂上门 来 ，我 们 才 弄
清，原来，丑大姐儿竟
然爱上了 仪表堂堂 的班
长，校学生 会 主 席 许
强。

那天刚吃完晚饭，
冯丽 娜就撞进来，满 脸
怒容，“丑八怪还想夺
人所 爱！”丽 娜象受天

大的委屈 似 的，脸上滚
动着 泪花，颤声 说：“
那天我 和许强去散步 ，
她竟然无视我 的存在 ，
给许强递 情书 ！瞎 了 眼
睛的，看不 见 我 们 已
经……”

从此，丑大姐儿更
沉默了。班长是怎样拒
绝她 的，我们不知道 ，
反正再也没见她有过别
的行动 。

她是我院 历史上第
一个进藏的女大学生。

后来，班长 和我分
到一个单位 ，连我 自 己
也没想 到，他会跟我 结
婚。有次说 起 丑 大 姐
儿，我 问 他，“她怎么
给你写那封信的？”他
慢慢说：“什 么 求 爱
信，人家那是 申 请去西
藏的报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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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文 之 短

采诗

两年前 ，在 《福 州
晚报 》上 发 了 篇 小 品 ：
《 三毛 的 姓名 》，当 时
我很 不 高 兴，因 为 编 辑
把我 的 “大作 ”删 了 一
段。现 在 再 细 细 反思，似乎 觉 得 ：编 辑 能把 来稿
删短并 非 易 事，而 作 者执 意 把散 文 写 短 且 有 内
容，更 是一件 极 要功 力 的 事 。

现代 文 学 史 上，仿 佛 只 有 一 位 大 家 ，自 那 次
论战 之后 再 不 写 长 文 而 专 攻 短 文，他 就 是 周 作
人。作者 在 解 放初 发 表 于 上海 《亦 报 》的 七 百 五
十六篇 短 文，其 中 竟 有 七 百 篇 不 超 过 六 百 字 。在
短短 的 六 百 字 里 写 出 货 真 价 实 的 内 容 来，决 非 是
事。

周作 人谢世之后 ，似乎 北 方 专 攻短 文 的 作 家
不如 南 方 ，南 方 不如 香 港，香 港 日 晚报副 刊 上 的

“ 专 栏”、“方 块”、“框 框 ”等 ，专 登 几 百 字
的短 文 已 成惯 例 。据说，这 种 写 短 文 的 风 气 在 香
港越 来越 盛，已 有 短 至 二 百 字 的 专 栏，且 有越 来
越短 的 趋 势 。

国内 尽 管 从 解 放 初 就 有 人 大 声 呼喊：“短 些
再短 些”，但 时 至 今 日 ，提 倡 写 几 百 字 文 者 并 不
多。像 《青 春 》月 刊 征 集 五 百 字 文 大 赛，总 算 是
有胆 识 的 独 创 吧，再 如 《新 民 晚报 》专 栏 作 家 ：
一张，把 自 己 的 文 章 每 每 限 在一 张稿 纸 内 的挑 战
性精 神，大 概仅此一 家 吧。

晨练 王亨

车刀
戈士 日

做学徒的 时候 ，认
识了 车 刀 。

记得 ，第一次站到
车床旁边 ，师傅唤我将
车刀递给他，我却 茫然
了：工具箱里几乎尽是
铁家伙，哪 个 是 车 刀
呢？轰响的机械声 充满
整个车 间和我十八岁的
头颅，我为不识车 刀为

何物而窘立着 ，红
了脸。是的 ，在我
的印象里 只有 削苹
果的 小刀 、菜 刀 或
大轧 刀之类 。

后来，我不仅
认识了车 刀，而且
深深 地 爱 上 了 车
刀，并且在我后来
带徒弟时，首先传
授给他们的便是车
刀。因 为车 刀是车
工的宝物，就象作
家手里的 笔，战士
手中的 枪，孙大圣

的如 意金 箍棒——绝对
离不得 它。不仅这般，
车刀还是车工技艺精劣
的标志。车工出 身的 内
行皆能从你的 车 刀上看
出你的 水平 。其 中 自 有
许多 学问 可言，象 角度
与力度 ，锋 锐 与 钝 实
等，都须细 心实践方能
掌握 。在我们 那里 ，由于
产品十分精密 ，对车工
工艺的 要求亦较严；于
是车 刀的精 良与否直接
影响 着产品质量，影响
着工厂的 声誉和个人的
得失。因 此车工师傅们
大都练就 有几手绝活，
粗车时 走 刀虽 快，进 刀
虽深 ，却 是削铁如 泥 ；精
车时那飞旋的 零件上 ，
竟可以 出现太阳的 光 芒
呢。这并非 夸张，若 见
得一番 施展，不 由 你不
惊诧不艳羡 。自 然 ，他们
各自 都有纯熟的 磨 刀技
术，根据工艺要求磨制
出各式各样的 车 刀来 ，
并对 自 己的车 刀格外 爱
惜，象对 待真诚的 伙伴 。
我的 师傅便是爱 刀若宝。

他精心磨制 出 的 车 刀
绝不肯轻易 借 人。一次 ，
我用 了 他的 一把 刀 车 内
径，由于 走 刀 过 快 ，
又遇一 “砂 眼 ”（气
孔），将 刀打了 ，只见
师傅 立 时皱了眉 ，握住
残刀 ，心疼半 日 不得过
来。

工时，对于 车工来
讲尤为 敏觉。记得 ，在
加工一批 新 产 品 零 件
时，我亦感工 时吃紧 ，
一天下来勉强完成。那
几日 ，只见徒弟心 事满

腹，总在诼磨 着什么 ；
尽管 他 已经 独 立 操 作
了，我依然耽心他能否
完成工时。有一天 他竟
向车 间提出单 独 承 包那
批新产品 零件加工，后
来我才 知道 ，徒弟 用 了
心计搞出 了 一 套 新 刀
具，用 了 这套 刀具竟可
使原工效 提高 十多倍 。
且工艺质 量也进了一大
步，震惊 了全厂。这是
一项革新 。内 中 包含着
可贵的 创 造 精 神 。为
此，厂里一致通过给予
重奖 。

关于车 刀 ，只是些
印象罢了，其 旨 在呼唤

新一代
车工大
胆开拓，

不拘
成规 。
设计创
造出 新
的更精
良的 车
刀。生
产出 更
加精美
的产品
连同 我
们共同
的理想
来。细语 习风 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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